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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十四的朝廷
” � 。

但是
,

与伏尔泰所讴歌的一片升平景象相反
,

长期以来
,

封建生

产关系所固有的矛盾正在激化
,

沉重的封建压榨与大肆搜刮
,

加 七路 易十四晚年所发

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和宫廷生活的奢侈浪费
,

使得经济凋敝
,

国库空虚
,

民穷财尽
。



略论伏尔寨的史学家地位

叹的是
,

他学识渊博
、

涉猎广泛
,

活跃在这个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
,

差不多

在每个领域都取得了独特的成就
。

正因如此
,

在他那个时代
,

几乎
“

所有高尚的天才

都追 着伏尔泰
” � 了 洲 的

“

无冕
” � 由于伏 泰 劳



历 史 研 究

以为
,

此书不仅为伏尔泰史学上的代表作
,

而且完全可以列入西方史学名著之林
。

《论世界各国的风俗与精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书是伏尔泰避居西雷期间命篇的
。

这是一部从古代世界延伸到伏尔泰时 代 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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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伏尔泰出现了
。

在伏尔泰看来
,

编写历史不仅限于政治军事
,

还应当包括广泛的内容
,

诸如农工

商业
、

科学技艺
、

文学艺术
、

民情风俗乃至饮食起居
、

日常娱乐等等
,

总之
,

举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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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

归根结底
,

这是西方启蒙时代给予史学上的重大成就
,

但这功绩首先应当归功

于伏尔泰
。

其二
,

他猛烈地押击宗教迷信
,
抛弃了神学史观

,
使史学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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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行动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
。

从此
,

西方史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这种神学

史观所束缚
,

宗教迷信代替了科学的探索
,

无知偏见取代了信史实录
,

史学开始沦为

神学的奴仆与附庸
。

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
,

这种神学史观受到了一次冲击
。

但这种冲

击在法国显得相当软弱无力
。

一六八一年
,

法国主教鲍秀埃编成 《世界史论》
。

在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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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在史学上的故斗锋芒
,

无疑是西方启蒙运动在历史学上引起的重大回响
,

它深刻地

反映了十八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对正在消失的旧时代的历史批判
,

富有很大的进步性
。

箕兰
,

他敢于否定传统的世界史体系
,

开始把人类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的

研究
。

传统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总是喋喋不休地宣扬这样的观点
�

世界历史的发展应以欧

洲为中心
,
基督教史家们更是鼓吹人类的历史不能逾越 《圣经》 所涉及的范围一步

,

在他们的笔下
,

完整而丰富的人类历史仅仅成了希腊
、

罗马
、

地中海东岸以及北非埃

及等少得可怜的几块地方的编年史
。

这种以民族偏见与 《圣经》教义揉合在一块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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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多么依赖于东方
,

东方诸民族在欧洲文明史的发展进程中
,

曾经起过多么巨大的

历史作用
。

例如
,

他说东方各国的文化
,
就时间来说

,

都要早于 《蚤经》 中所说的犹

太人的文化
。

伏尔秦尤其崇拜中国古老的文化
,

他曾在一七五五年
,

由于受到中国元

曲 《赵氏孤儿》 的启发写了一部名为 《中国孤儿》 � 的剧本
,

作者称赞了中国哲学的

智慧
,

它能便富于侵略的成吉思汗
,

被古老民族的优秀文化所征服
,

转变为明绷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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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革
。

从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来说
,

它无疑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
。

启常

运动之于本阶段的西方史学也是如此
。

下面
,

我们将着重讨论在这关系到西方资产阶

级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
,

伏尔泰所起的进步作用与存在的不足
。

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史学的出现
,

标志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确立
。

理性主义史

学的重要理论来源是笛卡儿的唯理论哲学
。

这位法国哲学家早在十七世纪上半叶就提

出了
“

普遍怀疑
”

的方法
,

认为理性是
“

世界上分配得最均匀的东西
” 、 “

是人人天然

地均等的
” � ,

所以他主张用
“

理性
”

来审判一切
,

以扫除一切旧的传统偏见
。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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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改变
,

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

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 ’,�

这正是他们共同的历史局限性之所在
。

尽管从总体上考察
,

理性主义史学家仍然脱离不了唯心史观的案臼
。

但是
,

理性

主义的史学观点
,

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

这不仅因为它是对反理性的神学史观

的有力否定
,

而且比起前阶段人文主义史学家也是一大进步
。

他们认识到人类历史是不

断向前发展的
,

人类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

这种历史认识比起人文主义史学家仅

满足于探讨所谓人的价值
,

要深刻得多了多 他们努力开拓历史学的新天地
,

把人类活

动的各个方面都列入历史研究的领域之中
,

并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
,

这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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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个人
。

这正如后来的俄国诗人普希金所指出过的
� “

伏尔泰第一个走上了新的道

路—他把哲学的明灯放到黑暗的历史档案库中
。 ” �

人们通常认为
,

卢梭
、

狄德罗与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三大领袖
。

伏尔泰与其

他两人相比
,

论政治思想他当不如卢梭那样激进
,
论哲学观点

,

他尚不及狄德罗那样

深刻
。

但是
,

就史学言
,

前两人则稍逊于后者矣
。

伏尔泰为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建立

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

当然
,

没有无懈可击的历史学家
。

伏尔泰亦然
。

例如
,

他虽然跟宗教势力与迷信

行为作斗争
,

并把上帝从历史著作中赶了出去
,

但他依然是一个自然神论者
。

他承认

作为 自然的最初推动者和立法者的上帝是存在的
。

说什么
, “

只要我们一考察最根本的

原理
,

我们就必须求助于神
。 ” � 这固然因为面对当时强大的宗教势力

,

他需要采取在

然神 的 蔽 击 主 种比较巧妙的斗争方式 更 他 当 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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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十八世纪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们一样 他也
“

没有能够超出他们 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

们的限制
。 ” �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人物

,

在思想上还带有浓厚的贵族气息
,

对

此
,

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在论及伏尔泰的历史地位时
,

曾这样指出过
� “

伏

尔寨是一个从罗可可式香气姻组的大厅里向着新时代打开门户的旧时代的贵族
。 ”� 弃

是一语破的
,

准确地揭示出了伏尔泰作为一个坐而论道的知识界贵族的生动形象
。

但是
,

伏尔泰对当时及后世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的影响是深远的
。

在本国及那

时的英
、

德等欧洲国家
,

到处都有他的门生和追随者
。

如法国的康多塞
、

英国的罗伯

特逊和吉本
,

都是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派的传人
。

吉本在一七五七年赴欧洲求学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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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主义的立场上
,

实事求是地评论伏尔泰在史学上的功过得失
,

并鸟瞰了西方史学

发展的全部进程以后
,

我们将无偏见地用如下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

作为西方文化史的开山祖
,

作为欧洲理性主义史学派的创始人
,

作为近代西方第

一位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

伏尔泰应具有毋庸置疑的杰出地位
,

他在史学上的

业绩
,

也与其在文学
、

哲学等方面的成就一样
,

都将永远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发出夺 目

的光辉
。

〔本文作者张广智
,

一九三九年生
,

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

撰有 《希岁多德
�
西方丈学

的创立者》
、

《试论修昔底德朴素唯物主义历史观》 等论文
。


